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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种 知 音 扶 人
生 ， 一 段 相 逢 醉 天
涯。

认识陈正祥老师
不 是 在 巴 中 念 书 ，
他从没有教过我。巴
中正校分校的老师多
于鲫，又清一色的白
色短袖长裤，只有班
主任老师、教课的老
师、校长、副校长和
教导主任我才能道出
他 们 的 名 字 。 老 实
说，对于陈正祥老师
可谓没有一点印象。
尤其是67年届算是小

辈，属于末代弟子，
而陈正祥老师53年届
的老大哥，班级之差
距拉远了和学长们的
认识和沟通的机会，
当时只有同班同学的
来往比较频密，同级
同学间的讲话也只有
长话短说。和“5”
字头的学长讲话，除
了高攀不上外，讲话
时 也 低 着 头 不 敢 仰
望 ， 毕 竟 是 长 幼 有
别 。 更 何 况 陈 正 祥
老师是高出14年的学
长，我们都称呼为长

辈。论辈分67年届这
小不点的分量，谨谨
是手握木枪的“小兵
张嘎”的角色，谈不

上 和 他 们 高 谈
阔 论 ， 说 古 道
今。

2 0 0 2 年 巴
中 校 友 会 成 立
后 ， 我 开 始 认
识 好 多 优 秀 学
长 ， 他 们 真 的
很 优 秀 很 优
秀 。 陈 正 祥 老
师 师 被 聘 为 名
誉 主 席 ， 虽 然
聚 会 偶 尔 碰
面 ， 也 只 是 擦
肩 而 过 点 头 微
笑 打 招 呼 。
就 是 那 种 我 不
认 识 您 ， 您 也
不 知 道 我 是 谁
的 状 况 ， 是 巴
中 情 把 莘 莘 学
子 融 融 欢 乐 一
堂。

我 经 常 在
国 际 日 报 关 注
于 有 关 金 融 分

析报道和时事评论，
笔名舒旦杜的文章屡
屡见报。后来和丘瑞
霖老师的谈话中才得
知舒旦杜就是巴中陈
正祥老师。随后丘瑞
霖 老 师 给 了 电 话 号
码，我就厚脸皮自我
介绍才结识了这位鼎
鼎大名、博学多才的
前辈。原来他是那么
的平易近人，虚怀若
谷。自此以后，我就
称呼他为老精灵，他
叫我小精灵。咱俩知
无不言，天方夜谭，
彼此间的距离越拉越
近了。

2003年《巴中文
苑》创刊号出版，我
被 拉 去 跑 龙 套 ， 又
深一层的认识了众多
才华出众的文学佼佼
者。当我遇到文学上
的疑难杂症，就拨电
话求救陈正祥老师指
点迷津，他当我亲弟
弟看待不厌其烦地诠
释，深入浅出的循循
善诱，用典故讲解剖

析唐诗宋词、元曲
汉赋，每次通话都
超过一小时，他腹
有诗书讲话犹如黄
河之水天上来，古
往 今 来 ， 滔 滔 不
绝。岑夫子，丹丘
生，将进酒，杯莫
停，……与尔同销
万古愁。

2003年中，丘
瑞霖老师代我报名
参加厦门大学海外

教育学院中文系专科
班，2007年本科毕业
时，陈正祥老师赠送
了十四字鼓励的话：
山中有路勤为径，学
海无涯苦作舟。他激
励我继续伏案疾书，
耕 笔 不 辍 ， 只 争 朝
夕，切莫静待花开恨
晚时。

陈正祥老师已数
月长卧病榻，有一天
他 来 电 说 ： “ 小 精
灵，如果有一天我归
西了，我的书籍就全
部给你。”不料，今
天惊闻噩耗老精灵离
世，让人猝不及防，
仿佛天塌地陷，顿时
感觉窒息，不能接收
这不幸的消息。

陈正祥老师，您
的 去 世 是 巴 中 的 损
失，我也失去了一位
敬爱的老大哥。

老精灵，您一路
走好! 小精灵谨以此
文 向 您 致 最 后 的 鞠
躬！

                   老精灵陈正祥老师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巴中 67年届 刘晋垣


